
福建丛林漫谈 

——以我在福建出家生活为线索——  

济群法师 

最近《法音》编辑部要出一期“福建佛教专号”，约我写一篇介绍福建丛林生活的文章。

作为生于福建、出家于福建、并长期在福建从事佛学院教学工作的我，实在没有理由开口拒

绝，只得根据自己长期在福建几座寺院的生活经历为线索，按居住时间的先后，谈谈福建的

丛林生活风范。 

一、农禅并重的支提寺  

提起支提寺，许多人可能会很陌生。在过去是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交通又不方便，

所以不为人所知。据说现在公路已经通车了，但因为不是重要的风景名胜，也很难引来远方

的游客。所以支提寺还能保有它的清净、纯朴。 

  “支提寺”是人们对它的俗称，完整而规范的称呼，应该是“支提山华藏寺”。支提寺

在福建东部的宁德境内，被誉为“东南第一山”，是天冠菩萨道场。据《华严经》记载：东

南方有山名支提，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天冠，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

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中国的佛教四大名山，经典中有依据的除五台山外，便是支提

山了。寺中现有明成祖仁孝皇后所赐的千尊天冠菩萨像，每尊高一尺，重二十余斤，供奉在

大殿中。 

  我和支提山的因缘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从小生长在佛教家庭，在父母亲带领下，全

家信佛，吃长素。印象中家里常有许多僧人来住宿、吃饭，母亲总是热情地招待他们，家里

每天早晚都念经拜佛。14岁那年秋天，母亲和赛岐万寿寺的戒修尼师，发心到支提寺帮忙



修补藏经，我也记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就跟她们去了。 

  我在支提寺以一个行者的身分住了三个多月。当时寺内大约有僧众三四十人，住持是妙

果和尚。那时候的人真是很单纯，每天的工作就是锄地、种菜、砍柴；有时师父们带着到山

里采菇、挖笋，过得很有趣。肚子饿了，就盼着快些收工。这么一来，吃饭也成了每天开心

的事。 

  当时的出家人，了生死的观念很强，个个都很讲修行。大家白天干活，早晚上殿诵经，

称为做功课。既然是功课，每天都必须要完成，即使白天干活干得再累，也很少有人会落下。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吃饭的本钱，祖师们订下的重要修行方法。如果不做功课，不但了生死

无门，更是信施难消。 

  除了早晚功课，每个人大都有自己另外的安排。有的人拜经，比如拜《华严经》或《法

华经》，一字一拜，连续拜上几年。有的人诵经，长期诵一部《金刚经》或《地藏经》等。

有的人念佛或参禅，夜不倒单。他们不懂得很多道理，平常也不太讲教理，最多交流一下修

行心得。寺庙没有安排集体学习，有的只是师资间的单独传授，做些警策性的开示，但大家

都很自觉。 

  很难想象，我那时身体瘦小，却天天跟着大家干活、念经，起早摸黑真不容易。寺院做

功课的时间很长，有时三点多就起床，迷迷糊糊地来到大殿，跟着大众诵经，经常诵着诵着，

抱着柱子就睡着了。我在支提寺只住了三个多月，离开时是被宁德地区有关部门的同志起单

的。他们到支提寺来组织僧众学习了一周，然后就把寺院中的一些青年僧人遣散了。他们说：

宗教就要消亡了，你们年纪轻轻的出什么家，快回去吧！就这样我们被赶走了。 

  支提寺我已有十多年没去了，据说现在变化很大，公路已经开通了，不必像从前那样走

几十里的山路；寺中的大量农田已包给附近的居民耕种，僧众不必像农民一样每天忙于种田，

只要种些菜，砍砍柴，可以腾出大量的时间学习和修行。听说山上现在还办了一个律学班，

成就十多个比丘在那里发心学习戒律，而整个丛林生活也从原始的朴素走向规范。  



二、禅宗祖庭雪峰寺  

稍微了解一点禅宗历史的人，都知道雪峰义存这个名字。雪峰是地名，雪峰寺全称是“雪

峰崇圣禅寺”，这里是义存祖师当年修行弘法的道场。今天去朝拜雪峰寺，还能见到义存祖

师留下的遗物。如枯木庵，是义存祖师当年坐禅的地方。这是一棵很大的树，树心是空的，

祖师当年坐在那里修定放光，才感动了当地长者舍地盖寺；天王殿门前，耸立着四棵高大的

树木，其中两棵是义存祖师亲手植的；还有义存祖师的塔，塔上石头呈绽放状，像一朵朵花，

据说这预示着祖师要再来人间弘法度生。 

  雪峰，正像这个名字一样，是一个清凉的世界。雪峰寺地处福建闽侯县，海拔很高，即

使在炎热的夏天，晚上睡觉也可以盖棉被，白天则异常凉爽，真是禅修、避暑的好地方。雪

峰寺是禅宗祖庭，自然以禅修出名。寺中有老禅堂一座，木质结构，冬暖夏凉。在这座禅堂

里，出了很多祖师。据说当年义存祖师在世时，住众达几千人，曾经有一次坐香，一犍槌敲

下去，开悟了几十人。 

  雪峰寺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地处边远的闽侯山区，所以“文革”中僧众也没有间断过。

我 18岁时到雪峰寺，正式开始了我的“出家”生涯。当时自以为出家了，现在看起来，其

实还是行者的身份。“文革”中的雪峰寺，一直以生产队的形式出现，寺院拥有几十亩的田

地和菜园。僧众也像普通的农民一样，每天在田头师的带领下，到田里干活。 

  那时寺中有一大班老和尚，他们都在雪峰寺住了几十年。有的老和尚从小在雪峰寺出家，

到老都几乎没有离开过。他们经历了解放前艰苦的物质生活，解放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尤其

是“文革”，都不曾使他们动摇过对佛法的信心和道念。他们既是历史的见证人，又是丛林

生活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和他们住在一起，比起读《百丈清规》，体会更要深刻得多。 

  有的老和尚熟悉丛林的各种规矩。他们年青的时候为了寻找善知识，四处参学，住过金

山寺、高旻寺。和他们接触，他们会和你大谈金山香、高旻腿，你会了解到许多书本上找不

到的丛林轶事。有的老和尚精通敲打唱念，翻开《禅林赞本》，能从第一条唱到最后一条。

我住雪峰寺时，跟他们学会了唱很多赞。我现在的唱诵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 

  有的老和尚禅修的功夫很高。在雪峰寺的周围，有很多茅蓬，那里住的都是修行人。他



们觉得丛林的集体生活不利于他们专修，于是就在寺外找一座或临时盖一座简陋的茅蓬，常

住给他们提供生活保障，让他们在那里专修。有的人日中一食，夜不倒单。枯木庵住有一位

叫瑞兴的老和尚，专门诵《法华经》、拜《法华经》，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冬天也不穿鞋，

吃的很简单。我也不清楚他老人家在这里修行多少年了。印象中，我刚到雪峰寺出家时，他

就这么做了。今年暑假期间我到雪峰寺去拜访他老人家时，发现他体力虽然不如从前，但修

行的态度却依然没有改变。 

  我在雪峰寺的工作是跟随僧众干农活。记得在雪峰寺后山砍柴，因为山很陡，我当时的

个头又小，砍了柴没法挑，只得从山上滚下来，挺好玩的。雪峰寺门前的放生池，“文革”

时期被填起来当水稻田，淤泥很厚，在田里干活的时候，整个人都有被淹没的感觉。雪峰寺

保有中国传统丛林的遗风，农禅并重，僧众除了干农活，早晚二时课诵从不间断。 

  寺院成就一些禅修者专心坐禅修行，禅堂每天都有人在打坐。其他僧人没事时，也喜欢

到禅堂坐一坐。寺院到了冬天，安排禅七，组织大众共修。打禅七的时候，供斋的人特别多，

好吃的东西源源不断，令人大饱口福。如果坐禅时没有得到禅悦的人，此时就能满足一下食

欲，也算是种补偿。到了夏天，寺院有时会请法师来讲经，记得当时有位江西的海灯法师给

大家讲《心经》，一口江西土话，边讲边笑，每次我们都只能听到他老人家的欢声笑语，总

觉得他讲得很好，但就是不知道他说些什么。 

  大多数僧人都有自己的修行法门，以念佛、参禅或禅净双修者居多。我在雪峰寺时亲近

过一位老参师父，是参禅的，推崇《六祖坛经》、《传心法要》、《临济义玄禅师语录》。

他老人家叫我看这几本书，时常给我开示一些修禅之道。他自己的修行则不拘形式，重视行

住坐卧中对念头的观照，现在看来他修的是祖师禅。我对禅的爱好，就是从那时培养起来的。 

三、八闽首刹涌泉寺 

鼓山涌泉寺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开山祖师是雪峰寺来的神晏禅师，千百年来高僧辈出，

近代高僧虚云老和尚住持过鼓山，并对寺院的道风作了整顿。 

  鼓山涌泉寺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厚，有喝水岩等十八景。历代文人士大夫参观游玩时

留下不少墨迹，都刻在石头上。在喝水岩一带，有三百多块摩崖题刻，著名的有朱熹、蔡襄、



赵汝愚、郭沫若等人的题字。寺内收藏有多种版本大藏经以及单行本的经论，还有刻印经书

的经版上万块，尤其是保存了清代为霖道霈禅师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的版本。民

国年间，弘一大师特别发心刷印了几十部，分赠国内外的各个藏经楼、图书馆保存。 

  鼓山涌泉寺在“文革”中被园林部门占据，1979 年在住持普雨老和尚的努力下，率先

落实了宗教政策，归还僧众管理，我就是那时来鼓山的。普雨法师是北京人，毕业于北平艺

术专业学院。出家后在青岛湛山寺亲近过倓虚法师。解放前南下，到圆明讲堂拜见圆瑛法师，

由圆老写信给当时住持盛慧老和尚，推荐住涌泉寺。他先后在涌泉寺担任过佛学院的教务长、

监院、住持。 

  老和尚自从住持涌泉寺以来，就坚守在鼓山，不论社会风浪多大都没有离开过。“文革”

中，寺院被福州市园林管理部门接收了，寺院中的和尚有的被遣送回家，有的被迫还俗，有

的在批斗声中上吊自杀，有的被园林部门收编为职工，不准他们穿僧装，尼众必须重新蓄发。

我刚出家时，看到的出家人几乎都是穿俗装，包括像妙湛老和尚、北京的正果老法师、巨赞

老法师等人。 

  普雨老和尚“文革”中被打为黑教头，守在寺院中，做邮差、挑粪、种地，每月政府发

给他 20元人民币作生活费。“四人帮”垮台后，政府开始落实宗教政策，老和尚就着手涌

泉寺的恢复工作。通过多年的努力，到了 1979年，涌泉寺才正式归佛教界管理。由于老和

尚的道德学问以及爱国爱教的精神，先后被推选为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福州市佛教协会会

长、全国政协委员。 

  老和尚对福建佛教贡献是很大的。他协助政府落实宗教政策，使得许多被园林、文物等

部门侵占的寺院归还僧众管理，维护了佛教界的权益；参与成立省、市佛教协会，推动福建

佛教事业的发展；开坛传戒，绍隆僧种；创办福建佛学院，培养佛教人才；接待海外侨僧、

国际友人，出国访问，增进各国佛教徒之间的友谊，加强国际友好往来；创办涌泉寺书画社，

团结福建书画界人士，增进他们对佛教的了解。老和尚的种种努力，为福建佛教的发展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我是在涌泉寺从普雨老和尚正式剃度出家的。住涌泉寺期间，我在客堂当照客。这个差

事，有点像宾馆的服务员，负责扫地、打开水、倒茶、洗茶杯，还管客房的钥匙，负责给客



人开门。涌泉寺旁驻扎着军队，经常放映免费的电影。有个晚上我随着大人们去看电影，把

客堂钥匙带在身边。那天电影一直放到十点多才结束，当我回到寺庙时，知客师告诉我，晚

上 8点多来了一帮客人，找不到钥匙，无法安单。我知道这下大事不好，第二天老和尚知道

了这件事，果然让我写了五张检讨书才过关。 

  涌泉寺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每天都要接待成千上万的游客。僧众平常的主要工作是看

护各个殿堂，给游客们提供方便。寺中设有小卖部、饮食部、佛经流通处，这些工作都由僧

众自己担任。有时汽车到福州运货回来，客堂会敲钟，大家听到钟声都要去出坡。全寺上下

倾巢出动，如蚂蚁搬家式的，或背或挑或扛，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汽车满满的货物就搬光了。  

  寺院到了大年三十会安排一次普茶。这是一种既庄严又轻松的宗教生活。普茶一般都安

排在晚上 7点开始，大众听到钟声，穿衣搭袍，三三两两地来到斋堂，恭候方丈的大驾。斋

堂的监斋菩萨前，点着两根大红蜡烛，斋堂的条桌上，摆满了水果、花生、瓜子、糖果等，

每人面前还放着一个茶杯。方丈在侍者的陪同下来到斋堂后，维那起腔，唱炉香赞，方丈拈

香、礼佛、升座，开始给大家开示。这时巡堂拿着茶壶，依次给大众倒茶。在柔和的烛光下，

在袅袅的香烟里，在方丈和蔼的话音中，大家静静地品着茶。  

  禅宗重视生活中的修行，有人问赵州禅师：“如何修禅？”禅师说：“喝茶去！”普茶，

是禅与茶的结合，用平常心静静地品味茶的清香，清清明明，不取不舍，无爱无嗔。禅宗的

普茶流传到日本，形成了日本的茶道。记得八十年代普雨老和尚在世时，日本某宗派的住持，

还专门在大年三十率领一班僧众到涌泉寺观摩普茶。 

  寺院也非常重视僧众的学习。普雨老和尚本人对佛学、艺术都有很高的修养，他早就意

识到提高僧众佛学文化水平的重要性，在八十年代初就创办了佛学培训班，招收本省的年轻

僧伽到鼓山参加学习，既为寺院充实了新生力量，又能达到提高僧人佛学水平的目的。我在

中国佛学院上学时，有年暑假回鼓山，培训班还请我去为班上的同学讲座。那是我第一次正

式登台演讲，因为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没怎么紧张就完成了任务。  

  鼓山涌泉寺继普雨老和尚之后担任住持的是妙湛老法师，妙老圆寂后现在是普法法师。

暑假期间我又去鼓山故地重游了一番，并得到普法法师的热情招待。普法法师很能干，把整

个寺院的殿堂修缮一新，与园林管理部门、政府部门的关系也处理得较妥当，为寺院未来的



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普法法师和我谈了发展佛教事业的一些设想，我衷心祝愿他的规划早

日实现。  

四、清净庄严的广化寺  

说起广化寺，在佛教界大概是无人不知的。这么一个过去默默无闻的地方，怎么会在短

时间内成为全国闻名的道场呢？这要归功于圆拙老法师。圆老早年亲近过弘一律师，持律严

谨，生活朴素，并发心致力于建设一个如法的修行道场，成就僧众修行学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开始落实宗教政策，广化寺在印尼的常住子孙想发心修复祖庭，

建设广化寺。德高望重的圆老正好是这个寺庙的子孙，这个任务很自然地落到他的身上。经

过三五年的努力，一座传统、庄严而朴素的道场终于修建完成。寺院修建完成了，很多人可

能会争取对外开放，并发展旅游，吸引游客，圆老的想法却恰恰相反。他希望道场能够如法

而清净，成就僧众学习修行，避免外人打扰。 

  很多道场，尤其是风景名胜的地方，一般都要卖门票，广化寺却不卖门票；许多寺院都

有旅游服务设施，为游客提供方便，增加寺院的经济收入，广化寺却没有任何旅游服务设施。

加上广化寺地处莆田这么偏僻的地方，自然很少有人会特意去参观，从而保持了寺院的清净。

在生活条件上，寺院则尽量让僧众过着简朴的生活。 

  比如在饮食方面，吃饱当然是没问题，不过菜就比较简单了，通常以咸菜、剩菜居多。

苦瓜成熟的季节，可能一个月都吃苦瓜。我当时胃不太好，经常吃完饭，在走回小南山的路

上就边走边吐，到房间时往往所剩无几了。穿的衣服是墨染衣，我们的圆老就是穿这种衣服

的模范人物。诸位可能搞不清楚何为墨染衣？墨染衣，是将白布用墨汁染后做成的衣服，本

人也参与制作过一件。穿着这种衣服，哪怕在煤球上滚三天也看不出衣服脏了。常住每月发

给僧人很少的单资，印象中是 5元还是 10元。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特别有道心的僧人才能

住得下；要享受、讲经济的人绝不会跑到那里去的。  

  “文革”之后，佛经几乎不太容易见到。老法师率先在广化寺开办了佛经流通处，大量

印刷经论及佛学基础读物，并发往全国各地，很多人因此才有机会读到佛书。他又在广化寺

开设佛学院的预科班，培育佛学人才。常住僧众平常到田地里干活，对想修行的人，寺院设



有念佛堂，成就僧众念佛修行。寺院终日佛号音声不断，洋溢着浓厚的修行氛围。 

  圆老自己觉得最得意的一件事，是成就了五位青年法师学律。这五个人是性光法师、界

诠法师、毅然法师、演莲法师和我。从 1982年开始，一直到 1987年，前后大概经历了五、

六年的时间。我们几个人先是住在藏经楼上，起初连南山三大部的书都没有，就从别处借来

抄写。一部书抄下来大约要花上一年的时间，然后才开始研究。大体上是靠自学，每天读五

页，细嚼慢咽，花了数年时间，才把三大部读下来。我 1985年才到广化寺，那时候三大部

已经有好几套，根本不用抄了。我在学习戒律的时候，相对学得比较粗，更为惭愧的是，没

有认真去实践，只能说是懂得一些戒律的皮毛知识而已。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将来我们几个

人中，界诠法师对律学的贡献和成就大概会是最大的。 

  圆老对我们很慈悲、很关照，觉得我们住在藏经楼不方便，特地在寺院右边的山上，修

建了一座地藏殿，又称小南山。地藏殿不是单独的殿堂，附带着 12个房间，以及相应的卫

生设备，四周还有围墙，避免外人闯入，干扰法师们的清修。小南山的环境非常好，种了很

多树木花草。当时，住在小南山的法师，有界诠法师、性光法师和我。这么大的地方，只住

了三个人，有一种很宽松的感觉。 

  1985年我自学了一年戒律兼看《俱舍》，1986年福建佛学院教师、管理人才告缺，我

们几个人就被请出来了。界诠法师、性光法师和我帮忙讲课；毅然法师负责管学生。我们经

常吃完饭就从溪声阁、观音殿，沿着广化寺后面的山路，散步到小南山。观音殿的旁边有一

棵大橄榄树，生橄榄的季节，树上果实累累。有时我们就带着学生到后边捡石头扔橄榄吃，

有时带着学生到后山玩，让他们置身于大自然中，学会放松。  

  八十年代末期，朴老到广化寺，以“一入山门长道心”的诗句赞叹广化寺。的确，任何

人只要进入广化寺，就会感受到庄严、清净的氛围。尤其是参加了二时课诵、过堂吃饭，感

受更为深刻。这要归功于一位出色的僧值师－－定妙法师，每次过堂吃饭的时候，他老人家

几乎都要表堂，指出当天发生的不如法现象，像部队训练军人一样，对僧人的威仪进行严格

的规范，以达到如理如法的标准。上殿也一样，念佛堂、佛学院的学生都是排队出来，整整

齐齐地鱼贯而入，任何人有不合威仪的地方，僧值师都会帮你纠正。  

  我在广化寺住了 4 年，这是我生命中重要的 4年，学习戒律、研究俱舍，同时也在福建



佛学院担任唯识课程的教学。当时毅然法师当方丈，界诠法师当教务长。我在广化寺的生活，

只管上课，不必干其它杂务。当时的我有一种原始的单纯，思想很简单，每天的生活就是学

习、上课、吃饭、散步、禅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中国佛学院邀请我去讲课，这才

离开了广化寺。 

  广化寺原来是子孙道场，在圆拙老法师手上改为十方丛林，礼请毅然法师为住持，奠定

了广化寺道风的基础。继毅然法师之后为学诚法师。学诚法师 24岁就开始担任广化寺的方

丈，到目前已经连续干了好几任，广化寺依然清净庄严。一种风气的开创、形成固然不易，

而能长期保持也是一件艰难的事，学诚法师可谓年轻有为。 

五、轰轰烈烈的南普陀寺 

  普陀，是一个和观音菩萨有关系的名称。四大名山中有普陀山，又称北普陀，是观音菩

萨的道场。南普陀寺的地理环境与北普陀很像，都在海岛上，可能是因为在北普陀以南，所

以叫南普陀寺。 

  南普陀寺的崛起，是因为闽南佛学院的创办。南普陀寺原是子孙道场，在转逢和尚任住

持期间改为十方丛林。会泉和尚住持时期创办了闽南佛学院，礼请近代著名佛教领袖太虚大

师来主持，一时海内外佛教精英都云集于此。弘一律师晚年长住闽南，有许多时间都住在南

普陀寺。我现在住的阿兰若处，便是当年弘公静修的场所。弘一律师在闽院担任过课程，还

为闽院增设了养正院，亲自设置课程，并为学员上课。  

  厦门是个开放、自由、舒适的城市，是过日子的好地方。南普陀寺处在这样的环境中，

自然会受其影响。已故的妙湛老法师很有开放的胸怀，不但恢复了闽南佛学院，还支持全国

各地办学。他帮助恢复了岭东佛学院、武昌佛学院，协助创办了黑龙江依兰尼众佛学院、广

东陆丰佛学院，并支持中国佛学院、福建佛学院办学。老法师不但重视培育人才，也愿意为

中青年法师创造各种条件，发挥他们的所长。像我这样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人，想在寺院干

些事，通常是很难的，而在南普陀，妙老既能包容我的无政府主义，又能给我提供各种方便，

让我干自己喜欢的事。妙老对我是这样，对其他有一定专长的法师也是这样。  

  在这样的环境中，南普陀的佛教事业百花齐放，在全国的佛教寺院中成了功能发挥最大



的一座寺院。南普陀寺设有禅堂、念佛堂，想修行的僧人来到这里，可到禅堂、念佛堂安单；

南普陀寺有能容纳四、五百人的弘法讲堂，长期为厦门的善男信女及中青年知识分子、厦大

学生开设不同层次的佛学讲座；有慈善事业基金会，从 1992年创办以来，目前已发展了数

万名会员，启发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心，寻声救苦，给失学儿童、疾病患者、受灾群众和贫困

户，送去温暖和关怀。 

  妙老有禅者的风范，性格直爽，生活朴素，待人和蔼，平易近人。早晚学生扫地，周末

劳动，老法师无不亲自参与。干活的时候，挖土、扛石头，老法师的劲头更令年青学生敬佩。

有时老法师会拿着一根木棍，发现哪个学生偷懒、不守规矩，就给他一个当头棒喝，打得学

生鸡飞狗跳的。老法师八十多岁的高龄，天天都和大众在一起生活，一起上殿、过堂。早晨

打板之后，在钟鼓声中，往往伴随着老法师的叫声：“快起床了！”这叫声比板声更管用。

有时老法师会亲自到学生宿舍，突击检查，或挨门叫唤。  

  方丈住持丛林，有教化大众的职责。妙老以斋堂为课堂，天天吃饭时都要表堂。表堂的

内容很少引经据典，或纯理论的说教，而是就每天的生活，以身边发生过的事例，教导大众

在行住坐卧的四威仪中如何健康地生活，如何如法地修行。老法师有一句名言：“打不走，

骂不跑，就是好宝贝。”所以，有些人犯了错误，尽管害怕老法师的棒喝，却不必担心会被

赶走。  

  老法师早年在青岛湛山寺倓虚法师门下学过天台，又在扬州高旻寺亲近过来果老和尚。

解放初来到厦门，一直住南普陀寺，坚守在寺院中。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妙老马上就担负起

南普陀寺的恢复工作，接受十方僧众挂单，同时也着手佛教人才的培养。先复办养正院，1984

年正式恢复闽南佛学院，有男、女二部，男众部设在南普陀寺，女众部设在万石莲寺，学院

分设养正院、预科班的两个层次，各招三五十名学员，学员来自全国各地。随后预科班升为

4年的本科班，养正院改为预科班，学院从原来的 4个班级发展到 6个班级，人数也从原来

的 100多人增加到 300 多人。1999年在圣辉院长住持下又增设研究生班，聘请国内高等院

校的著名学者、法师担任导师，正式招收了 7名研究生。 

  我是 1988年冬天到厦门的。当时刚离开广化寺准备北上，路过厦门到南普陀寺挂单。

在寺中碰到在中国佛学院教过我的方兴老师，他希望我能够留下。对厦门并没有太多印象的



我，也不知是什么因缘就答应留下了。当然，我那时只想暂时住一住，根本没有做长期的打

算，没想到一住就是十年了。 

  在厦门，我的主要工作是教学。刚来时讲过戒律，后来一直都讲唯识，几乎把唯识宗的

一些重要经论都讲了一遍，为我唯识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厦门很容易接触到海外

的法师、学者，从听他们的演讲到和他们的交谈，对我日后走向弘法道路有启蒙的作用。  

  记得 1989年的年底，台湾的游居士到南普陀寺，学院请他在普照楼为学生及常住大众

开七天讲座，演讲《大智度论》中关于六度的内容。据说他是佛学博士，当时我还不清楚博

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见他五、六天讲下来，果然不同凡响。当时我和湛如法师住在一起，

我们都很好奇。讲座完的那天，正好是除夕之夜，我们设计把他请到山上，请教他博士是怎

么搞到的。一直谈到新年钟声敲响，似乎也没有问出什么结果。现在湛如法师都读完博士后

了，我虽然没去读，但也知道了博士的含义。回头再想一想那时的举动，觉得真是有趣！  

  1989年春节，台湾圆光佛学院的教务长惠空法师，带着高度的弘法热情来到南普陀寺。

当时我们对台湾佛教的情况简直一无所知，有的只是神秘感和好奇心。客堂安排惠空法师住

在方丈室，当时我也正好住在方丈楼，这样就有机会经常见面。惠空法师很健谈，不断向我

们介绍台湾佛教界发生的一些情况。有时到我住的房间，一直讲到三更半夜。有几次我都是

边听边睡，他讲着讲着我就睡着了，醒来又担心不礼貌，赶快支吾两下，法师还以为我在认

真听着，结果又继续讲下去。  

  1991年，我和湛如法师分别在厦门的妙清寺讲《药师经》和《维摩经》，迈出了我们

在厦门弘法的第一步。1992年我和湛如法师在南普陀寺的圆通讲堂，开设“正信佛教系列”

和“人生佛教系列”的讲座。当时，我们两人都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进修研究生的课程，并与

历史系的领导和一些主要老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92年的年底，我们商量，打算和厦门

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佛教文化研讨班”。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历史系领导的支持，于是，

“佛教文化研讨班”在紧锣密鼓中开始招生了。 

  通过什么方式把学子们吸引到南普陀寺听佛学讲座呢？我们请了厦大美术系的老师帮

忙设计广告。广告的内容，我们很费了一番心思，希望写得精彩些。记得其中两句大标题是：

“探讨人生真谛，叩开佛法大门”。广告的版面特别大，又是放在厦门大学最热闹的地方，



所以第一期就招了 80 多名学生，研讨班为期两周，安排了八、九次活动，内容有讲座、参

访寺院、禅修、座谈，半个月下来，效果很不错。接着，我们又开始办第二期、第三期，后

来干脆在厦大成立青年禅学社，长期为厦大的学生开设佛学系列讲座或专题讲座。 

  能在厦门安心地从事教学和弘法，要感谢妙老对我的成就。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不喜欢

管人管事，更害怕介入复杂的行政事务中。同时也不愿意被别人管，我讨厌无谓的应酬，没

有办法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不会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勉强干些不愿意干的事，更不可能为

五斗米折腰。老法师知道我存在这许多严重的问题，于是就同意我住在后山的阿兰若处。平

常没有外出弘法时，每周除担任二至四节课，其它时间都是我自己的。我可以随着自己的兴

趣，选择自己喜欢干的事，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  

  湛如法师和我一起同住在阿兰若，平常我们各读各的书。他讲授中国佛教史，每天备课、

写讲义，总是干到三更半夜，而我通常在九点后就不太看书了。这注定了他要成为博士后，

而我依然还是一个山野之人。我平时读书累了，就会去山上走走，或者到海边漫步，或独自

沉思，或带上几个学生，或偕同一些朋友，在一种很放松的状态下，自由地思考和讨论一些

人生的问题。  

  南普陀寺自妙老圆寂后，继承妙老事业的是圣辉法师。在圣辉法师的领导下，南普陀寺

的佛教事业，又上一个新的台阶。圣辉法师从 1997年升座以来，对常住、佛学院、慈善事

业基金会，进行了全面整顿，消除不良现象，制订各种制度，使寺院的管理走向规范化。而

妙老开创的佛教事业，在圣辉法师的手上，也得到了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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